


缘定檀珠(恋物语之饰物篇)(娴雅) 

 

主角:陆惊辰,秋忆 

内容提要: 

是这串珠链让她第一次感到，  

心脏原来也会有除了黑暗以外的色调；  

同时也是这串珠链让她误会了他，  

害得他死于爆炸的牢房中。  

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另一种感觉攫住了心房，  

原来失去他，自己竟会痛到落地狱？！  

直到这串珠链套进了自己的手腕，  

她才有勇气相信，原来，自己和幸福并非无缘。 

 

 

 

 

 

 

 

 

 

 

 



楔子 

 

屋子里面黑黑的，不！不是你所想到的黑，至少不

是在繁华都市内的那种黑。而是，像是处于某处的深山

野林内，周遭一片死寂——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且充

满诡异的寒冷。缓缓伸展双手，你却看不到你的手指。

这是人们所说的伸手不见五指吧！很吓人！竟然看不到

自己的双手呢！秋忆冷然地盯着眼前的黑，“感觉”着自

己双手摆放的位置。曾经，在白天时，她是可以看到的！ 

一切都静得可怕，黑得让人心颤。人在毛骨悚然时，

往往是要比平日更加灵敏锐利，于是在这时候，仅可听

到的是轻微的呼吸声。一个人？不！是两个！除了秋忆

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记得你姓什么吗？”就在那静寂已成为惟一时，

一个声音在秋忆正前方响了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听

来十分柔美而低沉，年岁不似很大，四十多吧！只是，

这里若是还有另一个正常人，定是会被吓个半死的。在

这情形下讲话，既使知道她的存在，多少也会让人心不

自觉地紧缩。 

但，幸而秋忆不是一般人，除了将目光定在那根本

看不到的声源处外，她就如同那冰石的雕刻品，不带一

丝丝冰冷以外的情绪。不足十五岁的小小年纪，却拥有

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冷然与距人千里。看不到，却能够深

深地感受到那份突兀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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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单字单音，在许久之后，以为不会再听到她

的回答时，秋忆却开口了。一如她所表现的，她就像是

一块冰，连声音也是彻骨的冷。 

“很好！”那中年女子轻笑了起来，“你跟在我身边

也快十五年了吧！” 

这回秋忆没有回答，她知道这不需要她回答，每次

被这收养她的姑姑召见，情形都几乎是无可避免的雷同。 

“当初！”那声音更柔了起来，像是回到了许久许久

以前的日子，伴着那些虚无飘渺的回忆，“我同隋宁远是

哈佛大学的同届同学，那段日子是我至今为止最快乐的

日子。虽然最后他娶了骆柔柔，不过，我们依旧相当要

好。即使像是朋友也好⋯⋯他从未懂过我的心！我不曾

告诉过他，你知道为什么吗？”她瞟了一眼秋忆所在的

位置，得到的惟一回应是沉默，她不在意地笑，“因为如

果我对他说了，他会逃得离我远远的。而骆柔柔又是那

么善良，善良得让我不敢做出任何伤害她的事情。”她吸

气，然后叹气。 

“十五年前他来找我，然后将你交到我的手上，我

不敢相信啊！那竟然会是最后一次相聚。如果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让他离开，一定不会⋯⋯”轻轻咳了两声，

她在记忆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一直想讲，一直在讲，似

乎要将所有藏在心底的东西全部挖出来，只求一时畅然

便好。但，那份积压在心底的苦，却是像无法诉尽一般。

秋忆听着这些陈年的旧事，她已听过几百遍了。从小听



到大，每次在这只有黑暗的夜里，每当被姑姑召见时，

她都是要听一遍的，是不是麻木了？还是她当真冷血，

为什么不再有激动，不再有愤慨，她只是听着，听着那

些个久远得早该埋到地底下的回忆⋯⋯面前这位收养她

的姑姑是在讲她父母的事啊！她却不觉得有任何的感触，

当真没了一丝一毫人情味⋯⋯ 

“你，长大了，该回去了！”话锋蓦然一转，此刻秋

忆才听出此次的谈话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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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 

清晨，花草气息混杂着些个泥土的味道，深吸口气

都会觉得舒畅。更何况昨夜一场春雨的浇灌，让这世界

像是猛然变得更加明亮了。清晨真好！那阳光正不冷不

热地照在身上。 

陆惊辰深呼吸、深呼吸、再呼吸⋯⋯ 

“啊⋯⋯”一声如同杀猪般的嘶吼，再见陆惊辰，

此刻他早已经一蹦三尺高，远远离开曾经站立的土地。

就在那棵某年某月某日被一枚强力雷电击成“黑玉妆成

一树高”的大树顶端，能发现他的身影！ 

“老鼠老鼠啊！”高高地伫立在树的最顶端——当

然，那棵树因为若干年前的雷击事件，现今只有半人来

高了。可以算是木桩。但，陆惊辰仍是极力扶住那树新

冒出的一处绿枝，颤抖着左手指向他刚刚站过的地方，



“老鼠！”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这话是哪个自命圣人

的狗屁死人说的？简直是有辱男性一族！ 

“吱？”可爱的小白鼠，就在陆惊辰将它当作是毕

生第一大敌的此刻，却只是不明所以地瞪着鼠眼看着陆

惊辰，好无辜地看着他，像是在问：“怎么了？” 

“你，你还好意思问我？”像是明白那小白鼠在想

什么似的，陆惊辰佯装凶恶地道。只是在陆惊辰脆弱的

心灵深处，确确实实是在发抖。 

“吱！”小白鼠垂了一下头，突然又看向他。然后便

轻迈着它的鼠步一步一步朝着陆惊辰前进。“哎呀！你别

过来！”陆惊辰大叫，止不住双脚的颤抖，“你小心，再

过来我把你熬成白鼠汤！” 

“白一号，你怎么又跑过来了？都说了不要过来找

哥哥的，他不会喜欢你的！”由远而近，一个甜甜的女孩

声音传到了陆惊辰的耳中。 

“星辰，又是你干的好事！”愤然一跃翻转身形，人

已跳到了妹妹的身后，陆惊辰将双手扶在妹妹的肩头，

粗粗地喘着气。这次他又被吓得不轻！ 

“我可是来救你的，你可别不识好歹！”陆星辰一张

甜美娇颜扯出笑，狡慧的双眸中闪动着兴奋的光彩。抓

到哥哥这一痛脚，可算得上是她陆星辰活了十八载最大

的收获。往日家里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人物只要她拿出小

白鼠来威胁，还不乖乖听话？老天爷还真是公平得紧哪！

像哥哥这样优秀的人也会有弱点，当真是大快人心，哈！ 



“是吗？”对于星辰这话陆惊辰会相信才有鬼呢！

这个小鬼头，虽然小了自己足足五个年头，但她的聪明

是绝不下于他的。小心，小心才好！ 

“当然是！”脸不红气不喘地撒着谎，陆星辰撇嘴道：

“哥！你也真是的。一个医生耶！竟然会怕这些个小白

鼠。真不知道你那个什么医界奇葩的头衔是怎么混到手

的。那些个教授当时肯定是瞎了眼！”她一直都是这样认

定的。想想一个连小白鼠都会怕的人，你让他去动刀解

剖小白鼠或者用小白鼠做实验，这也太不现实了吧！郴

过，有时她也不得不承认，哥哥确实也有许多过人之处，

除了没事时爱戏耍别人找些乐子外，哥哥基本上是个随

遇而安的人，从未有过什么奢望。而更让人佩服的不外

乎是他对工作的尽职尽责，外加淡薄名利。是上天爱怜

他的这种随性吧！便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一堆名誉、财

富。这算是厚爱了。而哥哥也确实应该收下；他值得老

天爷如此待他。 

“那些也不过是他们随口说说，你又当真了！”陆惊

辰仍是不在意地笑笑。他可是想当一生的闲云野鹤的，

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些俗事牵绊住。随性惯了，他

从不想改。 

“不是当真，而是事实便是如此！”扶着看情形像是

被吓破了胆的哥哥坐下，她将小白鼠放进了特意做得宽

大的衣袖里面。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哥哥我，怎么说起话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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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站在我这一边。就算是赔偿小白鼠对我的惊吓也好，

你必须要接下老爸的事业，听到没有！”摆出一副老大的

样子，他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哥！”她叹气。 

“难道你想你哥哥因为背着家族这个大包袱而抑郁

一生吗？你想你哥哥因此而未老先衰，积劳成疾？作为

妹妹你忍心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长年累月如此

讲，他就不信他没有成功的那天。“哥，你想当闲云野鹤

我知道，但你也不能就抛下这一大家子呀！我的能力怎

么说也是有限——” 

“少爷，医院说有人中了枪伤要你过去！”她的话因

陈嫂的呼唤而打断，看向哥哥时才发现他早以在百米以

外。见他用跑的往车库而去，她不得不再叹上一口气了

——他不是被吓了个半死，脚下直发软吗？怎么一听到

有人受了伤便跑得比谁都快？除了担心病人的安危外，

还有一条理由应该是，他根本是要借由被吓引发出她泛

滥的同情心与愧疚心。她不禁要问，大哥是否曾参加过

话剧团？ 

 

 

陆氏医院某病房 

轻轻推开病房的房门，杜予威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这是私人加护病房，所以仅有一张病床。其余的地方你

说它是星级饭店也没人会反对。心里赞叹着床上病患的



好命，如果中枪的人是他，那该有多好？真想念感冒时

那种为所欲为⋯⋯ 

“予威！” 

一声冷然突兀的低唤，吓飞了杜予威的三魂七魄。

他讨厌在自己做白日梦的时候遭人打扰，当然，如果打

扰他的人是他亲爱的小妹，那就无所谓了。 

一个暖暖的微笑摆在他那张稍嫌妩媚的脸上，他轻

轻转过头去看病床上的人儿。那是一个冰美人儿。美丽

的脸庞精致如冰雕般不真实，有着独特的美却也是世间

仅见的寒霜冷雪。可叹啊！如此一名弱女子竟然会受伤

必须躺在床上，真是可怜——作为知己的他多么想代她

受罪，多么希望现在躺在床上的人是他呀！ 

“秋忆！”杜予威来到隋秋忆的病床前，将拿在手中

的鲜花插入一旁桌上的花瓶中。“以为你睡了，所以不敢

出声打扰你。都住进医院了，你就多想想如何休息不好

吗？好端端地非要看我被你吓得半死！”嘴上说得怨怼极

了，杜予威却是真心心疼这个情同手足的女子。小小的

年纪就让仇恨两个字压得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入进了

医院，他同其他两个人都希望秋忆能够爱惜自己，好好

休养。 

“我已经没大碍了！”知道杜予威的言不由衷，更知

道那三个待自己如亲妹子般的大男人是如何真心诚意。

但在这种时候她若是睡得着才怪。更何况多年来的训练

让她的警觉性永远高于常人，就算是睡下了也是睡不实



的。所以，她现在仅能做的便是让他们不要再替她担心。

她的伤已经好了，这该是他们所最愿意听到的消息吧！

而且她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回到队伍中去，那是她的战场

啊！ 

“那么重的伤，你还想像过去一样混混就过关？”

杜予威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秋忆的心思他岂会不明？

“不要在我们面前逞英雄。也不要妄想我们会让你现在

就跑去涉险，就算想战斗也要在养好伤之后。”拉了椅子

坐到了秋忆病床边。“我们是你如今在这世上仅剩的亲人

了，不要对我们隐瞒你的痛苦知道吗?”伸手抚了抚她的

头发，想着自己也不过二十二岁的年纪，现在便要像个

老人般安抚一个女孩，还真是哥哥难为啊。 

“我真的没事了！”她不想让大家都为她一个人担

心，但她却是不善言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惟一会

的怕就是冷言冷语了。是他们当她是亲人不曾同她计较

过，时至今日，也只有在面对他们时，她才会有稍显平

淡而不伤人的口气。 

“秋忆！” 

正想再劝说两句，门却在此时打开了。 

“探病时间已经过了！”护士小姐首先走了进来，在

看到杜予威的背影后便提醒道。 

“我马上就离开！”杜予威转头看向护士小姐，却未

对护士小姐惊艳的眼光而有所表示。反而是跟在护士小

姐身后走进来的年轻人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位医生年纪该是与他相仿。只是这年轻人眼中太

过洁净的神情让他不敢置信。以其明亮干净的程度而言

说他是个婴儿也绝不为过。这是个太过干净的人，也是

个太过明亮的人。 

“这位一定是秋忆的主治医师了！”杜予威礼貌地站

起来同这年轻人打招呼，并与他双手交握，四目相投。“要

多谢这些日子你对秋忆的照顾！”以秋忆兄长的身份，杜

予威温和地淡语。 

“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对方只是寒暄了这么一句，

便将注意力放到了秋忆的身上。“如果这位先生不介意的

话，我想我该为隋小姐检查了。您请便吧！”明显的驱逐

话语从他口中诉出，不觉让杜予威一惊。暗自想难道是

自己看错人了不成？这年轻的医生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让

人难以下台的人。这人⋯⋯并不似外表一般儒雅温和，

心地也未必真的洁净无瑕。只是他的眼睛⋯⋯一个人的

眼神岂会骗人？ 

“那我就不再打扰你的工作了。”杜予威又转向秋

忆，“我先回去，你自己要好好保重。”说完，便侧身要

离开，就在他经过护士小姐身边时，秋忆冷淡的语音便

无误地传了过来。 

“予威，你等一下！”秋忆唤住了他。 

“什么？”杜予威转过身子看向秋忆。 

“你叫陆惊辰！”秋忆续而看向自己的主治医生，语

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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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着我的名牌自然不会错!”依眼前的情形，陆

惊辰知道好戏就要上演了，心中不免扬起一分兴趣。哈！

这不比同那个无聊人士握手更让人高兴？ 

“好！”秋忆点了点头，没有去理会陆惊辰语气中丝

毫不隐藏的盎然趣味。 

“如何呢？”陆惊辰接话问。 

“秋忆！”杜予威可是清楚得紧，“你现在做什么也

是白费不是吗？我看得出你伤势不轻，就算你找个医生

来说情也没得商量。你不要自欺欺人。” 

“予威！我不是瓷娃娃！”她必须立即回到她的战场

才是，否则她会错过很多。而且这两年来他们为她担了

太多本不该是他们承担的东西，他们一直都在帮她，她

不可以就这样坐以待毙，任由这些爱护她的人在那摸不

清道路的荆棘中行走。就算该有什么大祸大难那也该是

她来承受，不是吗？“秋忆，听三哥一句话不行吗？”

杜予威来到了秋忆的床边，紧握住秋忆冰冷的纤纤素手，

难得地摆出了大家长的架子，“当初罗姨将你交到我们手

里，你便是我们的亲人。无论如何你的生命就是我们必

须守护的，你不可以有丝毫损伤你明白吗？否则你让我

们怎么对得起罗姨，你说啊！”过度的激动让杜予威的声

音有些颤抖，脑际在一瞬间闪过了两年前的那张温柔且

不失坚毅的脸庞——罗珞女士。就是她一手将秋忆抚养

长大，也是她亲手将秋忆送到了他与其他两位至交的手

中。或者是罗珞女士曾经在更早些的岁月，同他们共同



拥有的那段交集太让人难以忘怀，也正因为那段交集使

他们对罗珞女士有着近似乎母子间的情意。于是当罗珞

女士将秋忆交到他们手中时，大家一致的意念便是保护

好秋忆，同时义无返顾地帮助秋忆手刃杀害她父母的仇

人⋯⋯ 

“我说过，我不是瓷娃娃！”秋忆硬生生从杜予威手

中抽回自己的手，语气在一瞬间已冰到心底。这是她的

坚持，这是她的固执。无论他们怎样认定或是怎样想，

她是隋秋忆，她有血海深仇。她不会让自己倒下，更不

会让无辜的人代自己受过。这，就是她的原则。 

“是，你不是瓷娃娃，但你是我们视如亲妹子的秋

忆，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人！”不再理会隋秋忆的坚持，杜

予威愤然起身。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相信其他两个

人也不会同意秋忆的做法。不再多逗留，他要马上回去

部署，将这里围个密不透风，就算秋忆插上了翅膀，也

绝对飞不出这医院的大门半步。 

随着门的关闭，杜予威消失在了病房门外。 

他的买卖来了！陆惊辰看着眼前的情形，不由在心

底笑开了。平淡的日子过久了，如今有事端可能解除他

的无聊，何乐而不为呢？想着，他没有去看隋秋忆的伤

势，反而也投胎似的急奔出了病房门，寻杜予威去了。 

 

 

突然间从医院搬回家里，隋秋忆除了错愕外便仅剩



下那副惯常显于人前的冷漠绝然。这不是对付敌人，但

她仍要说上一句，她在静观其变。因为从她被杜予威押

上车，直到现在她躺到自己卧房的床上为止，杜予威没

有同她讲过一句话，更没有人来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改变了杜予威的想法。她是被蒙在鼓里的，既然没

有人打算告诉她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她也就不必费心去

琢磨了。 

轻轻闭上眼睛养神，现在这情形虽说诡异，但她至

少是回来了不是吗？回到了家里便说明她的假期已经过

去了，接下来她所要经历的一切均会是邪恶梦魇的延续。

生死在这种成日与黑暗抗争的战斗里变得微不足道。是

啊！微不足道。因为她的目的并不是保住性命；相反的，

她是要用性命去拼斗，她要用自己的血换取仇人的血。

她的目标仅是——报仇！ 

两年前，她还记得罗珞女士，也就是收养她长达十

五年之久的那位姑姑。直到她准备从旧金山返回的那天。

她才第一次见到了她。有着十五年养育之情，在分离时

才真正见了第一面，说来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秋忆

明白这一切的原因：她是隋宁远的骨血。虽然说她是个

女孩子，但她是隋宁远的女儿呀！在她的眉宇间总是能

找到隋宁远的影子。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罗姑姑不愿

意见到她，不愿意再去触及任何可以触痛自己心头伤处

的事物——罗姑姑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父亲，刻骨铭心

的深情，让罗姑姑变得脆弱。曾经是那么美丽的女子！ 



情是何物？秋忆不想讨论这份爱恋的价值。因为他

们都是她的亲人及长辈，她没有这个资格。但，她至少

还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是灭掉害她父母身亡的简家，

而另外一件事情便是找回她的两个姐姐——两个同她一

样有着隋家蝴蝶胎记的女孩。 

从小到大，她的生活便是浸泡在报仇及寻亲里的。

那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她便听罗姑姑提到过一切悲剧

的起因：一串名唤“透天”的项链。曾经，她的父亲是

很有名气的科学家，母亲更是人们一致夸赞的女子。他

们的结合是幸福的，而这样的幸福终究没有持续多久。

她的父亲在她甫出生不久，便因为研究出了拥有着不可

思议能量的“透天而遭野心人士简铁峰的迫害坠机身亡

了。虽然简铁峰最后并没有得到“透天”！而至于她与她

的两个姐姐，她的父母亲早就做好了准备，将她们姐妹

分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相互间断了联系。并且有言在

先不愿她或者她的姐姐们为他们复仇，因为那是相当危

险的。只是罗姑姑还附带了一句：“身为人子，岂有父母

大仇不报的道理？” 

没错，她是背负着血海仇深的，身为人子，她定要

为父母亲报仇。更何况罗姑姑为了让她坚定这个已经不

能再坚定的决心，不惜以自杀相逼。罗姑姑本来就有很

重的病，再经过自杀的一番折腾便提早离开了人世。她

是不能让罗姑姑失望的，不能让任何人失望啊！ 

是累了，是想得太多了。她睡了，却睡得极不安稳。



她一直在睡梦中回忆着过去十七年中她所能回忆起的一

切。回忆着与她亲如兄妹却同她毫无血缘关系的三个男

人——冷天傲、丁逍磊、杜予威——仅是为了罗姑姑的

临终遗言，他们便陪了她整整两年了，为她挡去了多少

风霜雪雨。像是兄妹，像是知己，更像是无微不至的长

者，不断帮助她。甚至让她极尽所能地发挥她的商业才

华。他们凭借着自身的才智为她创建了“腾阳”企业，

他们对她寄予了无尽的信任，让她以现在这样小小的年

纪便成了“腾阳”的龙头，活了十七年，她到底是幸或

是不幸？ 

无数的画面在她的脑袋里不断翻动着，一时清晰得

如在眼前，一时又模糊得几乎不可见——时间越长，这

些画面越是不断地互相掺杂。久了，他们像是混成了一

堆，成了一团声势庞大的黑球，一寸一寸向自己滚来，

不断地滚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快要将她整

个人都淹没⋯⋯ 

突兀梦境中袭来的黑暗，让她在被黑暗吞噬前的刹

那间，猛然张开了双眸⋯⋯ 

“嗨！你醒了？”一个朗如春光的声音就这样敲进

了她的耳膜，本来还焦距涣散的秋眸在一瞬间变得犀利，

准确地找到发音的方位，一道寒光便这样射进了陆惊辰

的心底。 

好冷的眼神耶！让他不自觉一阵畏缩。记得当初见

过一个在道上号称“枭雄”的人物，那也是冷，甚至比



眼前这女孩冷得更加彻底，但，也没有将他吓得心脏几

乎停跳了一拍呀！因为是不同的冷吧！这女孩的骨子里

存了太多的仇怨，所以那眼神是森冷，带着杀气，让人

会因那森森然而全身发抖。好！很好，找这样一个角色

来玩才会有趣嘛！在心底得意地笑上数声，他耗上这女

孩了！ 

想到此，轻了轻喉咙，他毫无惧色地向前迈进了几

步：“我想隋小姐一定还记得在下吧！”笑意挂了一脸，

就盼望着眼前小女子不吝赐教一个笑，让他开开眼界，

看看冰山美人笑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不过想也知道，秋

忆会笑给他看那才有鬼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是她的房间，却被一个

不相干的大男人闯了进来。其中蹊跷自是不在话下，什

么时候管家韩姨会同意这种事情发生了？还是韩姨出了

什么事情？眼前这男人到底代表了什么？ 

“我为什么不该在这里？”他痞痞地一笑，不怕死

地又凑上几步来到了隋秋忆的床边，“我告诉你哦！现在

这个房间除你以外，一定还有一个我。千万不要反对，

否则小心你的三位兄长再把你送回到医院里。到时候，

唉！你想做什么也是枉然了！” 

“是你⋯⋯” 

“没错！”陆惊辰高举双手，“我就是那个不但救你

一命，而且还帮助你达成心愿，让你可以如愿地让自己

陷入危难中的大恩人！”摆出一副伟人的架式，极尽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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